
石厂麻风村，后更名为玉洱
村。1958 年，因集中麻风病人
隔离治疗建于吴家山。这座山

峰在海潮河村委会干海子以东，青索
村委会玉石厂以南，属洱源县江尾乡，
现已并入大理市管辖。1959 年，这里
叫邓川麻风院，收住病人四十多人，有
耕牛四条、马两匹、猪五头，每人每月生
活费四元，每年发给一套单衣。邓川麻
风院未能完成建院，按现在的说法就是

“半拉子工程”，因此合并山石屏疗养
院。有的病人不愿到山石屏，就在这里
留下来。也有的从山石屏疗养院跑出
来待在此地，也有村里和家人将麻风患
者送到这里。这样，这里便形成了自然
村。人们称之为玉石厂麻风村、小梨园
麻风村、干海子麻风村、吴家山麻风村，
总之，喜欢怎么叫都行，只有固定不变
的“麻风村”。洱源县防疫站则称这里
为玉石厂麻风村。1986年后，这里由麻
风康复者杨锡全管理。

1981 年，玉石厂麻风村在村病人
三十四人，家属十六人。洱源县卫生
防疫站皮防科医生进村体检，建立每
人一份病历，给予氨苯砜规范治疗。
1984 年加利福平治疗，每年进行查菌
判定疗效。至1987年，死亡两人，治愈
病人二十八人，对还未治愈的六人，用

联合化疗方案氨苯砜、利福平、氯法齐
明治疗。1992年，全部病人治愈。

此后，洱源县卫生防疫站的医生
们，又成了“驻村干部”，帮他们抓生产、
促经济，走脱贫致富路。全村病人治愈
后不能回家的二十人，家属子女二十四
人，共十六户四十四人。他们在此种植
经济林木，绿化荒山近千亩，种植梅子
千余株，梨树、桃树等林木五百余株，种
植烤烟三十亩、农作物一百多亩，养猪
十八头、牛两头、马十九匹，年经济收入
两万多元，人均五百。粮食能做到自给
自足，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

1999 年 6 月 1 日，洱源县政府将
洱源县江尾乡“玉石厂麻风村”更名为

“玉洱村”，正式纳入当地政府管理。
为此，新华社北京 1999 年 12 月 8 日电
报道了这个消息。李桂科撰文《摘掉

“麻风村”帽子，戴上“玉洱”桂冠》发表
于 1999 年 9 月 15 日《中国麻风防治协
会通讯》总第200期。李桂科在此文中
称，玉，比喻无瑕、美丽；洱，与耳同
音。“玉洱”近义“玉坠”，如同白族妇女
耳垂上的玉坠一样。他们（麻风康复
者）用自己的双手种植了大量的梅树、
梨树等经济林木，将荒山变成了欣欣
向荣的“绿色企业”。

李桂科说：“1984 年，我带着皮防

科的医生来到玉石厂麻风村，生活条
件比洋芋山麻风村好些，到集镇也就
一个半小时左右。我们下决心将麻风
患者全部治愈，打算让他们回家。可
与大家商量时，他们都不愿回家。原
因很简单，患者查出麻风病后，村里就
把他们送到这里，每年还给 360 斤大
米，有的村里还给生活费，回家就啥也
没了，因此他们都不想回家。山石屏
疗养院他们也不愿去，去了村里就不
给大米了。我就想，不愿回家，也不愿
到山石屏疗养院，那就只有待下来，形
成自然村。可是他们又有子女，今后
子女读书，户口转移，不能没有村名。
1992 年，我以洱源县卫生局的名义向
县政府提出请示，将玉石厂麻风村更
名为玉新村归当地政府管理，请示没
有批下来。后来我每年都写请示，我
不放弃，同时宣传麻风可防可治不可
怕的科学道理。终于，1999年，洱源县
人民政府同意发文将玉石厂麻风村更
名为‘玉洱村’，归当地政府管理。我
们把‘玉洱村’的麻风病人全部治愈用
了八年，为这个村更名用了七年。”

2003 年，玉洱村人自己动手挖通
了四公里的车路。2004 年，洱源县
江尾乡划归大理市，更名为大理市上
关镇，“玉洱村”从此隶属大理市上关
镇青索村委会。2008 年，玉洱村通电
通水，在村的麻风康复者十一人，政府
每月补助其生活费两百元。2016 年，
玉洱村村主任为罗友林，村里仍居住
麻风康复者六人，家属四户十一人，康
复者享受民政救济每人每月四百一十
元，并有新农合医疗保障。

昔日的玉石厂，没有产出玉石，却
是麻风患者的收容地。今日的玉洱
村，却是洱海周边村落里的一粒翡翠，
春来香雪成海，夏日浓荫匝地，金秋硕
果满枝，冬至梅花竞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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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愁大理

风 吹 过 下 关
■ 张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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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再没有一座城市能像大理这
样，风的故事如此优美，风的内
涵令人回味。

大理是风的故乡，位于洱海之南的
下关尤胜。风是下关的一大特色，无论
冬夏，不分晴雨，总有清风拂面，总有风
声盈耳。以无形无迹的“风”景，构成了
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下关因此被人们誉
为“风城”。“下关风吹上关花，苍山雪映
洱海月”，以风居首的大理四景“风花雪
月”不啻一块金字招牌，享誉海内外，引
无数游子慕名而往。

我不是地道的大理人，我的家乡坐
落在离大理有两百公里路程的无量山
中。我与许多 70 后、80 后的山里孩子
一样，最熟悉的童年风景就是山外青
山，外面的世界离我很遥远，去看大理
的愿望在童年的我看来仿佛天文夜谭
里的故事，当然也就只能羡慕地听人们
在童稚的心灵里传说大理的美丽。去
大理与看大海是童年时代藏在心里的
两份沉甸甸的心愿。

上中学时读过大理著名作家张乃光
先生写的《蓝手帕》，“风刮走了所有的
日子，刮不走的是那方蔚蓝的洱海，在
风里招展着，那方蓝手帕……”优美诗
句至今难以忘怀，那种优美的诗境更令
年少的我对洱海、对下关风无限向往，

让我对诗歌有了一层更深刻的理解。
总相信大理的美是一种带着传说、带着
故事、带着音韵的余味无穷的美丽，总
相信大理的美是造化独钟，是其他许多
美丽的地方难以比拟的。

最为有幸的是因为求学，终能与下
关风相识相偕，聊解我多年相思之苦，
得偿童年愿望。结伴四载，朝夕相处，
经年听风，多了许多深刻的记忆，多了
一段似恋人、如密友般的珍贵情缘。

记得求学初到下关的晚上，时值初
秋，未褪尽的暑气伴着兴奋的心情令人
难以入睡，听窗外彻夜总是车来车往。
清早起来，才发现窗外是一望无垠的金
黄的稻田，“彻夜车声”竟是昼夜不息的
下关“风”声。闻名不如见面，初来乍到
就算见识了下关风的不同凡响。

进入师专的第一门课是两周的军
训。风吹军帽是调节军训呆板气氛的
一剂灵丹妙药，看着满地飞滚的军帽，
我们咬着牙齿、挤眉弄眼地笑，那个年
轻的严肃的教官瞪圆双眼也无济于
事。军训中的艰苦晨间操练，有时风雨
也赶来凑趣，脸上不知是汗水还是雨
水，女生也许还掺杂着泪水，无奈之余，
没少在心底埋怨下关风。在足球场上
进行队列训练，迎面而来的风沙常让我
们睁不开眼睛，一个调皮的女生随即偷

偷唱了句“风吹来的沙……”，教官听见
微微瞪了下眼，女生赶忙立正：“报告教
官！风吹来的沙——落在我的嘴里”，
惹起一片笑声。

下雨天，风是难免的，也是烦人的，
手中的那柄伞便须小心看护，最好尽量
靠近头顶，否则伞面会有仰天翻起之
虞。下关风劲的时候，你得紧紧抓住了
手中伞柄，还有更可气的，一次风后我
睁开眼睛，手中的伞就像被变了戏法，
成了孤零零的伞柄，伞面飘飘悠悠飞向
空中，像孩子们放起的风筝。

“偷衣贼”是我们送给下关风的绰
号。挂在窗上的衣服虽然指派数个夹
子守住，却时常有衣服不翼而飞。一
次，寻寻觅觅半天不见衣服踪影，蓦然
仰首却发现耷拉在对面楼顶，抓耳挠腮
了半天也没法弄下来，正感叹黔驴技穷
时，衣服却已随另一阵风飘然而下。

一次校园足球赛，足球和鞋子一起
飞到半空中，守门员看着空中飞鞋大
笑，那只看似就要出界的皮球却不可思
议地划了道“贝氏弧线”，神奇地飞进了
球门，也是令我们难忘的经典笑话。

下关风像喜欢恶作剧的孩子，让人
欢喜让人烦恼。谁说不是呢？

渐渐地，与下关风厮混熟了，炎夏
里拂去酷热，心绪纷乱时平静忧伤，竟

觉着仿佛是一个真诚的友人了。我常
约一两个朋友去“听风说海”。洱海不
是大海，不过是一个湖泊，但对于长于
山里的我却已足够壮阔。去洱海边，看
依依杨柳，看海阔天青，听鸥鸟振翼，听
海风吻着海水，听渔船出港和归航时懒
洋洋的汽笛，沉醉在一种和谐无间的音
色协奏里。也喜欢一个人徜徉在苍山
脚下的茶马古道里，听下关风在松林上
沙沙作响，听虫鸣鸟唱，听隐隐约约的
马蹄声，听古旧历史在耳边款款絮语。
我还热爱在宿舍窗上欣赏春天碧绿的
麦浪或秋天金黄的稻浪壮丽地起伏。
也许血管里流淌着农村孩子独特的血
液，这样的时刻，总有一种喜悦与幸福
的感觉弥漫心空，语言是多余的，默默
一坐就是半晌。

于是，下关风对我来说却是有形有
味的了。

曾在给朋友的信中打过一个比方：
假设苍山洱海是块璞玉，下关风就是那
个专心致志的雕刻师，一笔一画、一点
一滴地赋予这块璞玉温润的生命气
息。雕刻师在工作结束时，对这块玉深
情一吻，他的不朽作品就像玫瑰公主一
样活在我们眼前。

灵性的风赋予这块土地十二分的
神韵，十足的魅力。

记不起谁说过“欲将大理比江南”，
我却欣然相信。由于有了下关风，吹得
钢筋铁骨的苍山也略带温情，温柔了明
妍妩媚的洱海，大理躺在山温水软的怀
抱里，冬天冷风不来，夏天酷热无关，我
常夸口大理比“春城”还像春城。明山
丽水孕育了皮肤光滑细腻、性格温柔多
情的大理人，灵秀的大理和江南也就有
了许多相似之处，人都说大理文人多有
江南气质，大理女孩甚至还多了些下关
风般的潇洒韵味呢。

下关风是富有思想的，沐浴着下关
风，每个人都是诗人。下关风是最美的
诗行。感谢下关风，使我学会了思考，
学会了用心去关怀身边的每件事物每
个人，学会了平静地善待生命善待生
活，我的求学生涯因此与风相伴，与诗
同行。下关风于我无异良师。

如今，每逢闲暇或假期，我经常徘
徊西洱河边，踯躅苍山脚下，重温下关
风为我保留的青春记忆，细细斟酌下关
风的独特韵味，接受下关风那种清凉的
灵魂洗礼。风声如歌，四季不息的下关
风像一个恒久的童话，永远美丽地流传
耳畔。即使时光染白了霜鬓，纵然岁月
掩埋了青春足迹，唯有这种恋人般的缠
绵情愫、挚友般的怀念情结，今生永驻
心底。

喘息

坐在四合院庭子里
在已经空荡的舞台前
仰望第一次走进云南的午后的天空
云高天阔的天空下
鸟儿自由飞舞的空域
此刻也只能算属于它的低空舞台

聆听寂静
每人都在上演自己的人生戏码
在粉刷过墙壁的一个空框架里

院中舞台布景旁白墙一侧
警示语依然醒目
但警告的意义此刻已渐随风逝去

保持距离
戴上口罩
扫健康码
……
秋天前这些估计会全部消失在岁

月中吧

突然有人说：
要不我们在这里见面吧
一年后

我们再活一年就见面吧
此处见面为了再次看到那只不知

名的鸟
看它跳上灰色的屋顶

就像一分钟前

如果你真会记住
这一刻

树玫瑰

在云南
我第一次亲历普通玫瑰
插条嫁接到野生蔷薇的树干上

树玫瑰竟然开得高耸挺拔、高不
可达、缤纷散落、郁郁葱葱

每朵花绽放后大小如几月婴儿头颅
每棵树此刻就是一束极奢花束
黑夜绚丽夺目，白天庄静肃穆

看着这些花儿，我想

或许
我也嫁接到五千年的中国文化树

干上了
但只是一直没有意识到吧

而我依然不敢绽放
依然不停地摇晃我紧绷的花蕾
依然……

邂逅——茶马古道

赭石裸露于路边的岩石中
沿着山坡
赭石一路展现自己
好像在静待天命画师

牛是赭色的
山羊是黑色的
砂岩岩石上诞生出这片远古长满

松树和樟树的森林
与这些古老生命融为一幅自然水

墨画卷

靠近每条山涧
总会不期而遇当地的神坛
还有那些方便旅人解渴的小水斗

洞穴寺院沿着峡谷两侧
紧贴岩石而生
石窟里古老的雕像
诉说着一个个古代的神佛和统治者
又回到了那个白族人开始自我认

知的时代
一个正在觉醒中的
暹罗王国和宋朝之间的文明

他们在群山中
世代沿袭着种植烟草、山药和玉米
在现代已经是樱桃缤纷繁茂的地方
民族本色始终与当地特色缤纷的

地衣花边
特色水墨般山石和树植
融为一体
扎根发芽

茶马之路正从脚下这条路开始
耳畔回响马匹沉重的鼻息
那是满载着普洱茶砖的马队
穿梭于眼前的石头拱桥
留下一路沁人的茶香
爬上小路
回望入口不过二十米
一晃已然驻足三小时
时间也静止于这些寺院和石窟

此刻眼前这些都已不再平凡
虽然曾经是普通山石、树木、地衣

和铁质砂岩制成的雕像
时光到底对它们做了些什么
让我如此沉醉
好像喝了一口黄泉路上的孟婆汤
游走阴阳和古今之间
也许是前世誓言，今世于这里
再次与古人的一次灵魂邂逅

［摘自《美好生活 诗意大理》
（中共大理州委宣传部 编）］

风花雪月 诗意大理

云 南 之 行
■ 丘特诺娃·伊琳娜（俄）

所有的遇见都是美好

候鸟衔来的问候

跨越千山万重的封冻

那些枯枝恍如梦醒

抽出一点新绿

空白的诗笺

是我用旧日历折叠的呼吸

撂荒了的土地掩面而泣

下一个春天

我该换一身怎样的绿装

我无力阻止

你轻盈的脚步

从寒冬破冰而来

那沿河的新柳

广场上竞相怒放的玉兰花

正破解季节的密码

我打开书桌上的诗历

写下几行带霜的文字

作为尘封去年冬天的邮戳

打开这个春天的门扉

携一抹绿意

唱响生命的恋歌

当油菜花海开出第一缕金黄
春就在来的路上
待到金黄遍野
绘就一幅幅灿烂
紫罗兰轻展笑颜
春意便随之盎然

春之女神与花神同行
紫罗兰的蓝深邃而神秘
时间仿佛静止在香氛中
只为那绚烂紫色而停留

春天如紫罗兰般优雅绽放
亦似油菜花般璀璨登场
美得令人屏息
惊艳了岁月流光

半个月亮
从油菜花
到紫罗兰

春雨是一丝一丝下的

纤细到不需要行人打伞

细如牛毛

细如绣花针

一点一点滋润了

冻了一冬的大地

嗅觉最灵敏的小草最先苏醒

遥看已是青青一片

被春雨淋湿了的柳枝

柔软得在春风中做起了瑜伽

春雨如丝

落在农民伯伯的皱纹里

他们的皱纹舒展了

握锄的手

一次次地挥动

大地就一点点改变模样

一滴滴汗水入土

每一滴

都长成了希望的样子

乌兰春 雨


